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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召不可违 
——梁木回忆录(下篇) 

1976年加东夏令会（Camp Trent) 

每年夏季，在加拿大东部的特兰特大学（Trent University）

有一个大型夏令会，所有加拿大东部的中国留学生基督徒团契都会

参加。一九七六年就有大约四、五百人参加，我也参加了。第一天

晚上，聚会开始了，大家唱诗歌，接着主席介绍当天的讲员，讲员

姓张，英文名字是 Eric，是一位从英国邀请来的中国人牧师。他就

是我的恩师张熙和牧师，当年他才四十一、二岁左右。那一年大会

邀请了两位讲员，除了张熙和牧师，还有一位是从美国来的。 

张牧师的样子很清瘦，他以铿锵有力的声音，用非常流利的英

语来讲解圣经。很不寻常的是，当张牧师讲道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一

种说不上来的东西在大堂里头。有一次，当全场大家都在专注听他

讲道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阵“哗哗哗”的尖叫声，那是坐在远处的

一个男生，忽然在放声哭泣。这么安静的一个聚会环境，哭泣声来

得太突然了，令人觉得很奇怪。但是瞬间他就安静下来了，也没有

打扰聚会。那位男生也许是有所感触，可能是出于难过，我无法揣

摩他的动机。但是我能感觉得到，似乎是上帝的灵降临到会场当中，

在人心里工作。 

张牧师讲的是关于教会的异象——就是根据《圣经》的教导，

真正的教会应该是怎样的。他的讲道让我看到地上的教会对比圣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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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说的教会，两者差距太大了！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讲道，我

的内心可激动了。明白了天父的旨意后，我就作了一个默默无声的

祷告（我年轻不懂事，对神没有礼貌，想什么就说什么），我一边

听道，一边向神说：“神啊，你干嘛花了这么多年才让我明白这个

道理呢？你早一点让我知道，我肯定早就走在你的道路上了。人生

太短暂了，我哪里还有时间追求两个理想呢？我哪里有时间干两种

事业呢？我要投入你的工作中！”那时我二十一岁。 

营会结束了，神没有告诉我下一步该怎么走。我回到大学继续

读书，查经班的学习照旧。但很快，在这个一百四十人的大学生基

督徒团契里头，大家都留意到我这个天主教徒在热心、忠心、爱心

上都比众人突出。不到一年，我就成为了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，我

开始带领小组了，一边跟着 Gideon 继续学习《圣经》，一边也与

Gideon 一起照顾“弟弟妹妹”，我成为一个小哥哥了！ 

为回国传道做准备 

在加拿大，学生选定了专业之后，除了要完成与专业有关的必

修科目（core subjects），他们也必须完成一些选修科目（elective 

subjects）。“选修科目”就是在专业科目以外科目，学生喜欢学

什么就选什么。大多数的学生就选修更多与专业有关的科目，这样

一来，全课程就清一色是与专业有关的科目，他们认为这样会提高

自己的就业机会。但是，学生也可以选修一些与专业无关的科目，

但这样做的学生比较少。 

我正是这样做了。因着我再次感召的缘故，我就借助了加拿大

的教育制度，在满足了核心科目的要求之外，挑选了很多与计算机

无关的选修科目——包括普通话、中国近代史、古典希腊文、新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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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腊文、英语写作技巧、合唱团指挥法、作曲入门等。我的普通话

是在外国学的。我是为了有一天能回国传福音而学普通话的。我的

普通话老师并非来自中国大陆。从 1973 到 1976 年，中国还处于文

化大革命时期，还未开始改革开放，所以还没有大陆学者到外国大

学教书。 

教我普通话的是一位台湾老师，他是用ㄅㄆㄇㄈ（注音符号）

教读音的，教的很好。我非常感谢我的台湾老师。所以，年轻人不

要忘恩，我的每一个恩人我都记得，不论他们曾向我施与哪方面的

恩惠，我都记得。为了有一天能回国，我也学简体字。我为自己设

定了一个目标：只要有一天能回到祖国大陆，我有机会站起来宣讲

福音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拿起粉笔，在黑板写得一手流畅的简体字，

我要让我的同胞们看不出我是海外侨胞！为了同胞，为了福音，我

必须装备自己。那是大学二年级的我。 

恩重如山  

我是一九七三年九月到达加拿大的。那时已经有不少的外国留

学生在加拿大勤工俭学，加拿大人就觉得我们外国人影响了他们的

就业机会。于是就向政府抗议，逼政府制订新政策，逐步限制留学

生工作。新政策要求老板招聘外国留学生需要满足以下条件：老板

需要为留学生申请工作准证；并且把招聘信息在劳动局发布三个星

期，如果这段时间没有本土人士应聘，就开放给留学生。但凡本地

人士能做的工作，外国留学生就不允许做。新政策就是用这种方法

来限制外国学生工作。 

一九七四年的暑假，刚念完高中第一年，我还能找到工作。当

年我在加拿大国营铁路局当体力工。你看我今天的身体，很难想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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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曾在铁路局干过体力活。我到今天还懂得挥动锤子的功夫，是我

的师傅们——铁路维修队的那些印第安老手们教我的，他们教我如

何仅仅分三次，就能把一根根又粗又长、约 15 厘米长的钢钉，打

实在木桩里面。铁路工人的工资很高，所以高中第二年的生活费和

学费我可以自给自足（高中第一年是父亲供应我的）。待我上了大

学，政策收紧了，我就找不到工作，所以大一、大二都是花父亲的

钱。 

大学二年级那一年，父亲来信告诉我：“对不起我儿，你老爸

仅有的退休金，最近已花光了。你得去找兼职打工，才能完成你的

学业了。”我收到父亲的信，心里太难过了！于是就回他一封信说：

“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爸，我对不起您，让您这样为我牺牲。您放

心，孩子会去找工作的。” 

我没有告诉父亲现在工作难找了，不想让他为我操心。于是凭

信心向神祷告：“爸没钱了，我愿意去工作，求你帮助我。”当时，

我银行的钱差不多见底了，还有最后一个学期四个月的学费没交

（上学期的学费已经付过了），房租的钱没有，吃饭的钱也快没有

了。我需要赶紧找工作。 

在外国，中国人开的饭馆，十之八九都是瞒着政府请一些中国

留学生，因为无需申请工作证，都是廉价劳工，可以任意剥削。我

对神说：“这种非法的事我坚决不干！”不干的话，就意味着没有

中国老板愿意聘请我，但我认为自己决不能妥协。有一次我在食堂

吃面包，有一位我不认识、也从未见过的中国同学（非基督徒）来

找我，他喊我的英语名字：“Joe，听说你在找工作是吗？”我说：

“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他说：“是人家告诉我的，我认识一位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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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，我是帮他打工的，他还想多请一个人，你愿意做吗？”我说：

“愿意。”于是就跟他去了。 

恩德处处 

那位同学带我坐了五十分钟左右的大巴，到了一个小镇。那里

有一个小饭馆，老板是李其照先生，广东台山人。他不是基督教徒，

他是我的另一位恩人。于是这位同学把我引荐给李先生，并把我的

情况告诉他。李先生表示愿意聘请我，但是我需要等三个星期左右，

他得在劳动局发布招聘信息，看看有没有本地人应聘这份工作。不

过他会特别强调应聘者需要懂英语和中文——白话，台山话（广东

方言）。很明显，就是为了避免本地人来竞争。 

但是没想到，招聘信息发布之后，在短短的两个星期时间，居

然来了五、六位加拿大女士来应聘。李先生问：“我不是要求需要

懂中文的吗？”她们每一个都说不知道。他就这样逐一婉拒了她们。

李先生觉得奇怪，就亲自到劳工局去了解情况，发觉劳工局发布信

息的时候，故意不声明雇主要求懂中文这一项！最后，李先生还是

坚持要把这一条件写清楚，然后要求劳工局重新把信息发布一次！

他就是这样来帮我的。结果三周之后，没有人来应聘，我就正正当

当地得到了这份工作。这样我就可以持守纯洁的良知，勤工俭学。 

每逢周五早上，我上完两节课（我故意选比较早的课），大概

十点半，饭都顾不上吃，就坐大巴到小镇，从中午十二点开始上班。

所以除了当铁路工人，我还是一位服务员，炒菜、洗碗我都懂，况

且我的效率还蛮高的，不会打破碗碟，这是我的专业！这些都是我

年轻的时候学会的。 

就这样，我每逢周五中午上班，一直做到次日凌晨两点钟，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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扫卫生，打烊。然后回老板的家洗一个澡，睡一觉。再从周六中午

干到晚上十二点，打扫卫生，打烊，回老板家过一夜。待周日睡醒

了，我就坐大巴回到滑铁卢。回到大学，洗个澡，午饭都来不及吃，

我就去参加下午的崇拜——因为上午都是加拿大人教会的崇拜时

间，华人教会就下午租用他们的教堂聚会。 

到了晚上，吃了晚饭就去大学图书馆读书，我一个周末的时间

就这样过去了。星期一还要交作业，有时还有考试。我只得利用星

期天晚上完成第二天的作业，或预备考试。有时候累得要命，我要

一只手撑着眼皮来看书，因为几乎全部精力都花在工作上了。这也

是我瘦的另一个原因。当时我就是这么熬过来的。当年的中国留学

生，跟今时在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，开着奔驰、宝马的中国留学

生，简直就是两码事！ 

所以感谢神，我有工作了，但我的健康也因此受了影响，人越

来越瘦。大概八到十个月之后，由于身体状况越来越糟了，觉得这

样扛下去或许不太明智，道谢过李其照先生，我就辞工不做了。因

为没有了工作，最后的四个月的伙食费、房租就没有了着落。但学

费已经有了，打工挣的钱足够我付清最后一个学期的费用。 

和我住在一起的四个同学都是基督徒团契的弟兄。房东是一对

姓尹的夫妻，都是华侨，他们在大学工作。与他们同住的还有尹太

太的老母亲，他们都不是信徒。有一天我的同学们都上学去了，就

我一个人在，老奶奶就从楼上跑到楼下来。老人家说：“小梁，你

也看见了，阿姨年纪也大啦。滑铁卢每个冬天都下大雪，老人家冬

天还要给你们这群年轻人扫雪铲雪，干不了了。”滑铁卢的冬天平

均温度跟哈尔滨差不多。老奶奶继续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就代替我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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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一次打扫积雪；你们楼下几个房间打扫卫生、倒垃圾和杂物的活

儿，我也不想干了，你来做，好不好？剩下来的房租钱，你就不用

付了。” 

这个姓“尹”的家庭，是我另外三个恩人。年轻人千万不能忘

恩，一定要记住你们的恩人。一个人的成长和成才，是需要许多人

的恩宠和施予，不是直接从天而降的，是透过人赐给你的，怎么可

以忘恩呢？千万不要做忘恩负义的人。我故意告诉你们这些的情

节，是因为我觉得很宝贵、很实用。 

房租的问题解决了，那么吃饭的钱怎么办呢？那天晚上，我们

五个基督徒弟兄一起用餐，他们对我说：“每天晚上我们都是放五

双筷子，以后也一样，餐费不是问题，我们一起吃饭。” 

有一天，我的教会的那位宣道会牧师拿着一个信封来找我，他

说：“有人告诉我你在经济上有点困难，这信封里的钱是给你的。

但你要听清楚，这钱不是我们给你的，是天父给你的，你不可以拒

绝，拿去吧。”我是靠这个信封、我的弟兄们提供的免费用餐、房

东免我的房租，加上李其照先生提供的十个月工作，才得以顺利毕

业的。 

天召不可违 

初一我想当神甫，让母亲伤心了一次，现在大学快毕业了，我

要终生传道去，这个还是得告诉家人。我这个“孝子”要第三次面

临作门徒的考验，我硬着头皮也得面对！祷告之后我就写信给香港

的家人，告诉他们我快毕业了，但我在加拿大期间，有幸读到了《圣

经》，在这本天书里我遇见了天地的创造主，从他的话语里，我蒙

了天召。我告诉他们毕业后，暂时不能回家，因为天命不可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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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父亲本来没读过什么书，却因小儿子能出国留学感到光

荣。他常常写信给我，但我这封信发出去后，从此就再也没有收到

过他的信了。以前母亲也写很多信给我，这封信之后，她只给我回

过一封信，那一封是骂我的家书。 

在信中，母亲用香港的俗语，说我们这一家好像一个小型足球

队（标准的足球队是由十一个人构成的，但香港地方小，除了标准

足球场之外，还有小型足球场，小型足球队是五人一组的），必须

共同进退。妈妈写道：“没想到，你出国几年之后，竟然给我们写

了这样一封信，我们一家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是你，变得最自私的

也是你。我恨你！我知道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原谅你了！算了吧，你

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个家庭，你不回来也不要紧。”这是妈妈的最后

一封信，爸爸没有给我回信。 

我哥是一名警察，平时不写信。这次他破例给我写信，不是骂

我，而是劝我说：“小弟，我了解你，我知道你会回来的。我知道

你收到我们的信后，你会改变主意的。我们等着你。回来吧！”我

姐也写信给我，内容大同小异。 

我这个难题太复杂了，如何解释呢？再怎么解释他们都不会相

信我的。 

收到他们的回信后，我就回到我的小房间，把门一关，眼泪就

啪嗒、啪嗒地流下来了。还记得那时候的《圣经》是红色边，黑色

封面的，我忘了当时是打开的，还是一面哭一面打开的，总之提摩

太后书二章的那一页都湿了。因为我的泪水，好像瀑布一般，浸透

了那页面。在此之前，我在查经班学过这一段经文，张熙和牧师在

讲道中也讲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：你务要作基督的好士兵，不能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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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种世务缠身，否则无法得统帅的喜悦。于是我就对主说：“是你

召我当兵的，我不回香港。但是我害怕这样一来，我的家人永远都

不会信福音了。但是召我的是你，我把我家人完全交托给你了。” 

我想坦白自己的脆弱，而不是强调自己的坚强。祷告完了后，

我用仅有的一点钱，拨了一个长途电话。拨了一串号码，电话接通

了，是我姐的声音。姐就说：“妈妈在，你等一会儿。”接下来就

是母亲的声音了，她没骂我。我失败的地方就是：我一听是妈妈的

声音，整个人就崩溃了，好似一个融化了的雪人。刚才还在房间里

祷告，现在却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亲情的力量真大！ 

你猜我对妈妈说什么呢？我对母亲说：“妈，孩子快回来了。

再过几个月，我就回来了。”挂线之后，我就后悔了，又跑到房间

里哭的稀里哗啦的。刚才不是说了，好士兵不能被各种世务缠身，

否则无法得统帅的喜悦？但一听见妈妈的声音，我就不行了。幸亏

我人还在加拿大，于是祷告之后我又开始写信。那封家书我足足写

了十三页，归纳起来就是：“爸爸、妈妈、哥、姐，请别误解，我

不是没有孝心，只是天命不可违啊！孩子不能马上回来，但我最终

是会回家的……。”长达十三页纸的信寄出去后，我就决定不回家。

为了这个“出尔反尔”，母亲曾经怪责我很多年，因为我说过“再

过几个月我就回来了”。这是我的失败。但是失败过后，我还是站

了起来，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了，我要一生背负这从天而来的圣召。 

蒙特利尔（Montréal） 

每位学子和他们双亲最重视的，就是大学毕业典礼，因为这是

光宗耀祖的时刻。对许多人来说戴着四方帽，身披学士袍拍毕业照

非常重要，但我不看重这一切，所以我没有毕业照可以和你们分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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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对父母是需要有所交待的。所以，当我考完最后一个科目，就

去找数学计算机系的一位主管，我说：“我想提前毕业离校，可不

可以麻烦您把我的成绩单以及我的毕业文凭寄到蒙特利尔市？”他

问：“你干嘛要提前毕业？你不是念四年专业课的吗？”我回答说：

“不好解释，反正我想提前毕业。”就这样子，我提前毕业了。 

我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，在考完试后，还没有拍毕业照，就离

开了滑铁卢大学，直奔蒙特利尔市。蒙特利尔市就是当年张熙和牧

师牧会的城市。加拿大的版图很大，滑铁卢位于加拿大的南部，而

蒙特利尔市是在东部，两个城市相隔有七小时的车程。买了长途车

票后，我的口袋里仅剩二十来块加币，我拿着仅有的一点点行李，

走向天父带领我的另一个台阶。 

张熙和牧师是在 1975 年受邀从英国利物浦移民到加拿大蒙特

利尔牧会的。我去的时候，他已经在那里牧会两年了。这是他第一

次以主耶稣培训门徒的模式开始一个传道工人的培训班。他没有公

开招生，只有他自己教会的人知道这个计划。一开始我不知道有这

个培训计划的，我是从滑铁卢的室友（他比我更早毕业）那里知道

的。他毕业后就去了蒙特利尔参加培训课程。我十二月份到达时，

培训课程都已经开始了（他们是十月中旬开学的），我已经晚到了

两个多月。 

“一次得救、永远得救”的风波 

抵达蒙特利尔的那天大概是周五，我被安排住在一位兄弟的

家。到了星期天，张熙和牧师在崇拜聚会中说：他刚从班夫市

（Banff，位于加拿大西部的城市）的冬令会讲道回来，他想将在

那里发生的事向大家做一个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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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一九七五至七七年那三次加东区夏令会后，张牧师的名声开

始在加拿大华人基督教会中广传，这次是从加东邀请他到加西来讲

道。当年冬令会的主题是 Give Me This Mountain（求你把这片山

地赐给我），经文取自约书亚记 14 章 12 节。就这主题，筹办单位

想张熙和牧师讲解的方向是：基督徒如何才能达致在基督里的全部

潜能。 

在讲道中，张牧师指出一个定律：要得着，就要先失去；要得

生，旧人必须先死去；要高升，就得先降卑；要攀登顶峰，就得先

下山谷，正如迦勒原先想要的是山地，却甘心处于希伯伦谷地一样。

同理，要达致在基督里的全部潜力，就得不惜代价，为了得着基督，

甘心失去一切，就如使徒保罗一样。 

讲道中也提到了腓立比书 3 章 7-17 节的内容——“这样，我

也许可以从死人中复活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、完满了，我乃是

竭力追求，或者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。”张牧师问：

保罗岂不是早在初信之时已经得着基督了吗？腓立比书岂不是保

罗登峰造极之作吗？为什么说他还未得着、还要竭力追求呢？为什

么说他“或者”可以得着基督呢？难道他没有得救的确据？ 

张牧师根据《圣经》解释说，救恩是一个过程，分为三个阶段：

初信时的得救，现今继续被救，主再来那日全然得救。他又说，基

督徒若想在那日全然得救，就必须一生效法基督、以得着基督为目

标；这是必须的，并非可有可无的。第二场讲道则以“人非圣洁，

不能见主”（希伯来书 12 章 14 节）作为结束。但这就冲击了华人

教会一个广受欢迎的教义：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 

听完了张牧师两场圣经讲解后，有筹委会委员代表来到张牧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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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房间找他，目的是要张牧师遵从他们“一次得救、永远得救”的

教义。他们说，如果张牧师不同意他们的教义立场，就不能让他继

续讲道了。他们关注的是教义，而非《圣经》教导。他们就张牧师

的讲道，并没有指出任何不符合《圣经》之处。他们只问：“你相

不相信得救是靠神的恩典？”张牧师回答：“我当然相信。”他们

又问：“你相不相信得救不是靠行为？”他答：“那就在乎你指的

是什么‘行为’。若指的是人的行为，靠人的行为是绝对不可能得

救。但若指的是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，是圣灵借着人行出来的好行

为，这是圣灵的果子，是神施恩拯救人的凭据，这种行为是不可或

缺的。” 

第二天，委员代表再次来找张牧师。张牧师问他们：“所谓一

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你们可否澄清是指什么意思？比方一个基督徒

重生得救了，后来犯了奸淫杀人罪，不肯悔改，就去世了。这个人

见主时是否还能得救？”他们回答：“是会得救的。”张牧师表示

他不能同意，因为这不符合《圣经》教导。 

为了避免发生争议，张牧师表示愿意在明天最后一场讲道避开

“一次得救是否永远得救”的话题。毕竟，要是突然终止讲道的话，

会众必定会大惑不解、议论纷纷。其实，张牧师觉得自己已经是在

真理上妥协了，这是不对的，但为了和睦、合一，只好如此取舍。

但他们不肯接纳张牧师的建议。于是，张牧师只好选择不讲，提早

离开了营会。事后，据一些当年在场的人的见证，在张牧师离开营

会后，冬令会筹办单位并没有就特邀讲员突然离开的事件做出明确

的交代，这就导致了群众议论纷纷，疑团不散。 

向教会报告完毕后，张牧师就把得救的条件，圣洁的重要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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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一次得救、并非无条件地永远得救等问题，详细地解说了一遍。 

恩同再造 

崇拜结束后，我向张牧师表明来意，说：“透过您的讲道我看

见了父神旨意的异象，这一直催逼着我，我要投身天国的事业。” 

几天后，一九七八年一月，门徒培训班在牧师家上课，我被邀

请一起听课。上完一节课，大家到了休息厅，一边享用师母准备的

茶和糕点，一边聊起来。牧师对我说：“星期天你已经听过我的报

告了，现在正是水深火热的时候；本来在加拿大华人教会的圈子中，

我是一个稍有名气的人，现在已经是失宠了，你跟着我，哪里有教

会愿意接纳你呢？你还是不要跟着我。” 

他继续说：“我们这里不是单学《圣经》知识，即便《圣经》

知识很重要，因为它是神的话，是生命，但是祷告的生命也同样的

重要。如果有了神的话语，却没有祷告的生命，也是没用的。但是，

有了这些还是不足够的，还需要学习一起生活。那些独来独往，不

能跟别人合作的人，就是违反了天国的法则。这些你还需要三思

啊！” 

我回答说：“牧师，您说的对。但是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：火分

两种，一种是凡火——是属世、属人的，是不圣洁的，需要逃避；

另外一种则是从神而来的灵火，是圣洁的。灵火，我感觉到这里有，

我要投奔有灵火的地方。”他说：“这事情重大，不能匆忙做决定，

你还是继续祷告，两星期后再说吧。” 

我急性子，等不了两个星期，就找他说：“牧师，我不能再等

了，在来之前，我已经就反复地计算过代价了，还需要算清什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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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价呢？”他对我说，他清楚看见主的灵一直在带领、催逼我；他

欢迎我加入培训队伍的行列。在那一刻，我说：“牧师，您是我的

牧人了，恳请老师栽培我。”那是一九七八年一月。 

一九七九年夏，培训课程完毕，我们蒙恩接受了差传按手礼，

走上了全职侍奉的路，直到今天。 

神不偏待人 

无论你是谁，当感应到神向你召唤、如果你忠诚地做出回应，

神必然会带领你、为你预备老师，为你开路，正如我为神的国着急

的时候，他就为我开路一样。 

愿天父接纳我的感恩和见证，也希望我的故事能够鼓励大家喜

乐地回应天父的圣召。这个感召，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向你招手，盼

望你们可以像小撒母耳一样回应说：“我在这里！”，不管你是来

自什么背景，不论你的文化程度如何，只要你真心回应天父，雅伟

天父必定会使用你，因为我就是一个证据！ 

2017.04.17 

《完》 


